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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约翰·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以日记形式讲述了作者1869年夏季在内华达山脉的生态考察实践。该书

通过地质观测、博物志书写与牧歌叙事的交织，建构起一套以荒野为核心的生态美学体系。在诗意荒野

的背后，潜藏着的是对少数族裔的边缘化现象。这种“荒野崇拜”既将自然客体化为审美对象，又将栖

居于此少数族裔排斥于生态主体之外。分析《夏日走过山间》中的荒野描写以及其中对少数族裔系统性

消音，可以超越传统审美批评范式，探索包容多元声音的生态正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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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ohn Muir’s 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 chronicles the author’s ecological exploration of the Ne-
vada Mountains during the summer of 1869 in diary form.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geological ob-
servations, natural history documentation, and pastoral narratives, the text constructs an ecolog-
ical aesthetic framework centered on wilderness. Behind the poetic portrayal of nature li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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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ginaliz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worship of wilderness” not only objectifies nature as an 
aesthetic entity but also excludes indigenous communities from ecological subjectivity by analyzing 
wilderness depictions and the systematic silencing of ethnic minorities. This study transcends tra-
ditional aesthetic criticism to explore ecological justice narratives that embrace diverse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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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翰·缪尔(John Muir)是美国早期环境保护运动先驱，其毕生致力于自然保育事业，被誉为“美国国

家公园之父”。缪尔对自然生态的深刻理解与文学表达集中体现在《夏日走过山间》(My First Summer in 
the Sierra)这部著作中，该书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作者随牧羊队在内华达山脉进行地质考察的实证经历。

缪尔一方面建构内华达山脉的“神圣荒野”意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通过“荒野”这一概念对原住民的

生存进行了消音。印第安人既被客体化为“未开化”的他者，其祖居地的历史主权又在“无主之地”(terra 
nullius)的殖民话语中被消解。正如威廉·克罗农指出“国家公园的荒野想象本质上旨在抹去原住民的历

史存在[1]。”所谓的“荒野想象”实为帝国生态主义的修辞策略，将环境正义问题从殖民历史中剥离[2]。 
学界对于这部作品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生态伦理和其中蕴含的宗教思想研究。学者耿菲琳认为文本中

的内华达山脉蕴含了山性、神性与科学性[3]，学者 Chirs Highland 则分析了文本中的激进宗教意识，认

为宗教往往与其起源地荒野之间是存在矛盾性的[4]。然而目前鲜有研究针对文本中对少数族裔的压迫进

行相关分析，本文拟探讨《夏日走过山间》中荒野生态书写所潜藏的种族化空间政治：尽管表层叙事呈

现了荒野精神救赎的图景，但其文本深处却隐含着被压抑的殖民暴力。 

2. 可见的风景：自然荒野的书写 

美国《荒野法》中这样定义荒野：“与人类及其造物主导的景观不同，荒野被视为地球及其生命群

落不受人类控制的区域，人类在此仅作为短暂停留的访客。”缪尔的观察手记《夏日走过山间》不仅成

就了自然文学史上的经典文本，更在机械复制的时代开启前夕，为人类文明保存了一面澄明的荒野之镜。 
缪尔的荒野与其说是野性的，不如说是充满人性和神性的。他详细描述约塞米蒂的动植物群，无论

是山、河、树、花，缪尔均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他称仙灯百合为“植物圣人”：“它无瑕如冰晶，好比

植物中受万众爱戴的圣人……有这样一位植物圣人在路旁布道，实在是叫人不舍得离开它去追随自己的

队伍。”[5]植物伦理研究认为，人类应该摒弃人与植物之间工具化的关系[6]，即植物的存在不是一个有

待阐释的对象，而是与人类共享主体间性的认知伙伴。当谈到约塞米蒂的熊时，作者说它们是他“毛茸

茸的兄弟”，将红松鼠称为“毛茸茸的邻居”[5]，“兄弟”“邻居”等亲缘修辞重构生态关系，缪尔暗

示自然界存在超越工具理性的有机互联性。他赞扬松鼠的勇气和精力，“它似乎将群山当作了自己的领

地”[5]，缪尔将植物和动物从被观察的客体提升为与人类平等对话的主体，其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承认，

直接呼应生态伦理学中“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主张。 
同时，拟人化策略本身暗含认知悖论，赞美荒野并拟人化的做法本身仍残留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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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自然的价值仍需通过人类文化符号得以确证。这种矛盾性恰恰映射了 19 世纪自然书写的时代局限：

在试图挣脱人类中心桎梏的同时，仍深陷语言与文化的认知框架。同时，作者希望“在圣洁的荒野中当

一名最卑微的奴仆”[5]，无论文本中的动物抑或是植物，缪尔通过隐喻的方式将自然与宗教联系起来，

将自然视为上帝的园地，这种隐喻实际上是对殖民历史中“天赐”观念的体现。 

3. 无主之地：“文明”与“野蛮”的对抗 

缪尔的思想体现了自然中心主义的观点，将自然视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强调自然本身的审美价值和

生态平衡。缪尔笔下的内华达山脉常被描绘为“一个没有被人类触及的圣地”，创造了一个白人精神乌

托邦的原始荒野的形象，这一荒野概念本身带有殖民主义的认知框架。美国西进运动的背景下，原住民

被驱逐或边缘化，殖民者将美洲大陆的自然景观视为“无主之地”，殖民者通过命名、测绘和征服将其

纳入殖民版图。在其背后是失语的、失去祖居地的少数族裔。荒野土地是原住民生存的根本，也是殖民

者征服和占有的场域。“对殖民地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土地，因为土地是最有形和最重要的：土

地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护他们的尊严。”[7] 
作者表达了无限对自然、对生物的喜爱，但对于出现的少数族裔，缪尔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作者为

文中所有出现的人都标注了名字，比如牧羊人比利、安东，德拉尼先生等等，甚至连小狗卡洛和小狗杰

克也是一样。与西进运动同时期的是华人劳工运动，文本中出现的华人劳工，只被作者用“说着洋泾浜

英语的中国人”一笔带过[5]。印第安人称为“掘地印第安人”(Digging Indians)，意思是以吃植物根茎为

生的印第安人。他们“好像属于另一个物种”[5]，作者极富白人优越感，“和我们这些受过文明熏陶的

白人比起来，我见过的大多数印第安人并没有真正做到与自然为伍”[5]。缪尔在歌颂保护自然的同时，

也成为了殖民主义的刽子手，把与生态共生的原住民进行了边缘化。从后殖民理论批判的角度来看，殖

民主义强调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偏见和优越感，试图通过解构“他者”概念来挑战主流叙事，印第安人

被作者认为是“野蛮”、影响生态的象征。作者在形容松鼠的时候说道：“它们从来不会让树胶弄脏身

体，爪子和胡须也能保持整洁。”而在谈到印第安人的时候，作者说：“他们身上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不干

净。真正属于大自然的物种都是洁净的。”[5] 
缪尔对原始自然的浪漫化书写，虽饱含对生态的敬畏，却在无意中延续了“荒野神话”，即认为自

然独立于原住民的存在，而原住民与土地的共生关系被消声。缪尔的种族主义以白人为中心，用他看似

理性的笔触将少数族裔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殖民主义种族灭绝行径经常以“殖民地人们类似于动物”

的论断进行辩护，凸显被殖民者的身份、文化优劣，实现文化渗透的目的。 

4. 不可见的伤痕：国家公园和殖民遗产 

《夏日走过山间》的地理背景是约塞米蒂山谷所在的内华达山脉。约翰·缪尔在该书中的考察，直

接推动了国家公园的建立，缪尔也因此被誉为“美国国家公园之父”。国家公园的背后隐含着殖民逻辑：

即通过否定原住民的权利来构建白人中心主义的自然乌托邦。后殖民理论中的“内部殖民主义”概念在

此显现：通过生态正义的名义，延续对边缘群体的资源剥夺。首先是土地剥夺的延续，国家公园的划界

常以驱逐原住民为前提。例如，黄石国家公园建立时，原住民被强制迁离，其传统狩猎权被剥夺。其次，

将“野生化”作为殖民工具：环保政策将原住民生计方式(如狩猎、采集)定为非法，而白人游客的自然体

验(如徒步、观光)被合法化。缪尔通过游说政府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然而“政府的介入往往伴随着对原

住民土地的进一步剥夺[8]。” 
由此国家公园背后的殖民遗产被揭露：殖民者先否定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再以生态名义占有土地，

最终通过环保主义美化这一过程。《夏日走过山间》背后隐含的殖民逻辑揭示了自然保护运动的历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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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没有环境正义的社会正义或没有社会正义的生态正义都不是真正的正义。”[9]缪尔的自然书写

既是生态启蒙的里程碑，也是殖民现代性无意识的参与者。 

5. 结语 

约翰·缪尔的荒野书写在建构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诗学的同时，其文本裂隙中暗涌着殖民现代性的

结构性暴力。一方面，缪尔通过将荒野神圣化为“自然圣殿”，以超验主义话语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认

知范式；另一方面，这种浪漫主义生态观实质上构建了帝国主义的空间政治——所谓“无主之地”的叙

事遮蔽了原住民的生存权，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主义修辞沦为殖民土地剥夺的美学装置。作为生态文学

经典，《夏日走过山间》的悖论性正在于：其生态启蒙的先锋意义始终与殖民现代性保持着共谋关系。

这种文本的复调性也正要求我们以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勘察自然书写中“荒野”与“伤痕”的

叙事褶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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